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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作为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旗手之一，郭沫若是 20 世纪 20 年代初新文学的践行者与解放者，也是新思想
的吸纳者与传播者。其早期作品除展现激情和进取外，亦深受当时流行的种种舶来文化之影响。尼采哲学思
想，即是其中重要的组成部分。在盛行一时的“尼采热”中，郭沫若不仅积极研读、尝试翻译其作品，更在尼采
之超人哲学的影响下，创造出了一大批浪漫而深刻的新诗作品。《凤凰涅槃》，即是这批诗作中的典型代表。
诗中自我牺牲，涅槃重生的“凤凰”形象与“超人”批判、坚韧、孤傲等特征具有深刻的内在一致性。以文本细
读为手段剖析两者关联，有助于进一步理解《凤凰涅槃》，进而加深对郭沫若早期思想和新诗变革，乃至中国
现代文学发展内在规律的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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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射，即个体目的性地将自身特征转移到他
者之上的现象，是精神分析领域的重要概念，亦是
文学中了解作者主观内在，建立其与文本联系的
常用技巧。写作之人的主观内在藉由投射与语义
符号发生交互，进而创造出具有特异性意涵与声
音之文学形象。以投射为视角审视文本内外诸要
素的关联，对深化作品作者相关研究有着极大的
作用。在 20 世纪初期的中国现代文坛上，郭沫若
无疑是一只闪耀着炽烈光芒的“凤凰”，其早期创
作深受德国哲学家尼采的影响，体现出富于浪漫
的尼采 美 学 风 格 和 极 为 深 刻 的 尼 采 哲 学 思 想。
《凤凰涅槃》中的“凤凰”形象，便是新诗中“超人”
特征集中投射的例证之一，寄予着作者的深情与
厚望。本文即尝试从郭沫若与尼采之缘，超人哲
学中“超人”之典型特征，“凤凰”形象与“超人”投
射以及《凤凰涅槃》的发散思考这四个方面对《凤
凰涅槃》与超人哲学的交互投射进行研究，深度把
握郭沫若文学思想的早期特征，对新文学发展规
律及其时代背景特征做有益探求。
一、郭沫若与尼采之渊源
作为现代中国文坛上较早一批接触到尼采的
作家之一，郭沫若与尼采哲思之渊源不可不谓深
厚，其早期思想及创作同尼采学说的关系经历了
一个由了解到研究再到舍弃的变化过程。
早在留学期间，郭沫若就已经广泛地研读了
包括尼采唯意志论在内的欧洲近代唯心主义学派
诸多著作，对其哲学思想和文学主张有了初步了
解。五四运动爆发后，尼采因其强烈的批判精神
和否定一切、重估价值的革兴精神，成为广大青年
寄托变革诉求的理想载体，日益流行在破除旧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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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提倡新文化的历史进程中。在这股热潮的推动
下下，郭沫若其人其文也受到了尼采的深刻影响。
1919 年的《匪徒颂》中，他称尼采是“学说革命的
匪徒”［1］，赞扬其反抗权威，打破偶像的精神。同
时期的其他篇目如《天狗》《凤凰涅槃》里，郭沫若
则借一系列或大胆奔放或超越自然的文学形象，
表达出尼采自我解放、反抗现实、批判否定的哲学
思想。值得一提的是，尽管这一时期郭沫若的作
品呈现出“尼采热”的特征，但他其实并未对尼采
学说有过较为深入的研究———同时人类似，他也
只是从尼采思想里寻找自己所需要的部分，化为
己用。
1923 年对于郭沫若的文学生涯而言是一个转
折点，这一年，他在五四理想于残酷现实幻灭的彷
徨中出版了诗集《星空》，主观内在由早期激越走
向反思成熟。也正是这一年，他开始试图翻译《查
拉图斯特拉如是说》，对尼采思想开始进一步深入
研究。然而不久后，在已取得一定成果的情况下，
他却停止了翻译和研究工作。结合其本人自述和
时代环境，这一转变可能与客观革命事业发展和
郭沫若的主观思想向马克思主义转变有关。自此
之后，尼采哲学逐渐淡出郭沫若的作品之中，但那
种洒脱浪漫的文学风格，似乎依然为二者之共有，
这也得益于郭才气横溢的性格。
总之，尼采和郭沫若，一西一东，一前一后，却
因特殊的历史文化因素在二十世纪初的中国发生
过短暂联结。尼采思想极大地影响了正处在早期
创作中的郭沫若。这一影响的直接结果是一批具
有尼采鲜明特色的郭沫若新诗文学形象。这些形
象在五四“狂飙突进”的时代背景下曾发挥过有益
作用，尼采哲学中为郭沫若早期思想所接纳的积
极因素于此功不可没，而那些消极的部分也为郭
沫若日后背离尼采学说埋下了伏笔。洋溢着“超
人”特征的《凤凰涅槃》之“凤凰”形象，即是这一
思想交互与变化进程的见证者和代表，具有文本
之外的时空延展与主观深度上的研究指向。
二、“超人”之典型特征
海德格尔曾认为，尼采的“超人”表“人类”，
即为“强力意志和相同者的永恒轮回所要求的那
个人类”。［2］事实上，超人哲学作为尼采庞杂学说
的重要组成部分，在除典型代表作《查拉图斯特拉
如是说》外的多处作品中均有“零碎”的出现，且有
着远超“理想人类”以外的所指意涵。也正因为如
此，它在一个多世纪世纪的时间里长期处于被曲
解或误解的状态中，历来备受争议。其实，关于究
竟何为超人，尼采从没有给出过清晰的定义，而是
通过在文学语言的朦胧描绘或隐喻否定中不断靠
近这一表意诉求，如《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中“超
人就是大地的意义”，即意指超人对上帝的否定，
暗示超人超越一切统治一切，创造规范和价值的
特点。故在笔者看来，尼采之“超人”可以简单理
解为对人彻底的批判性“超越”，即对过往之人的
否定与颠倒。这种否定和批判更多强调的是主体
意义上的终极追求，而非某一具体事实判断。因
而我们的研究方法也应更多从“超人”每一维度的
特征去尽可能逼近这一概念，而非顽固地寻求最
准确之定义解读。综合分析尼采哲学中涉及“超
人”的有关内容和现有研究成果，“超人”之典型特
征主要包括以下几个要点。
( 一) 超越一切，藐视一切
尼采在《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中称“人是必
须要被超越的东西。”而人的超越本身，也是对现
有一切价值的重估和对传统道德中心标准的否
认。“超人”与批判精神天然密不可分，他们统治
并占有一切，是价值的创造者，正因如此，他们怀
疑全部所谓的真理与是非善恶，反抗既有而固化
的道德规范和看似居于有利地位的偶像强者。因
为自我超越，他们得以超越一切，也因为超越一
切，他们批判一切，藐视一切，是人与自然的立法
者。
( 二) 勇敢坚韧，向死而生
同样是在《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中，尼采提
到，“人和树一样，他愈求升到高处和光明，他的根
愈往下扎，向黑暗，向深处，向罪恶。”“超人”的另
一特征，正在于他们进取时的勇敢大胆和困厄中
的坚韧昂扬。“超人”是尼采所推崇的强力意志的
集中代表，他们得以超越和批判一切的原因，正在
于他们有着强大的精神念力和自我意志。他们既
以冒险为乐，追求进取，毫无胆怯懦弱的性格，又
最能忍受痛苦的折磨，在痛苦中崛起。“超人”是
在不利的环境中成长起来的，环境越恶劣，“超人”
的出现就越有可能，痛苦、困厄乃至毁灭都不能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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败他们，只会让他们更强。“当不可能骄傲地活着
时，就骄傲地死去”，“超人”们直面悲观的命运，超
然之中，定然也包括不畏死亡。他们恰似“西西弗
斯式的勇者”，或许会抗争失败，却仍能从失败中
奋起，继而抗争不止。
( 三) 乐观自由，豁达真诚
“超人”的第三个特征是自由而豁达。此般自
由豁达在《权力意志》中被表述为极大的权力欲。
这种“权力”并非政治权力，而是一种广义上的宇
宙权力，是生命本质深处无限扩张的生命力。［3］从
某种程度上，“超人”由“权力”而生的自由、乐观
除与强力意志下的生命扩张与超然死亡有关外，
也同尼采思想中的酒神精神密切联系。酒神的狂
放，不安定恰巧是摆脱庸碌桎梏之生命力的体现，
是一种对于生命的赞叹，对生活本能的肯定。“超
人”热爱生命，心灵净化，他们因乐观而自由，因豁
达而真诚。
( 四) 不流尘俗，优秀孤傲
尼采认为，“超人”是最有力，最雄厚的人，他
们处于人类进化的顶端，是太阳一般的存在，优秀
而天才; 与此同时，他们又傲视一切，远离群众，是
自足自私的人。他在《苏鲁支语录》中详细论述了
超人精神的三种变迁: 骆驼、狮子、婴孩，即由“诚
敬的负担”( 知识积累与忍耐) 到“自主的精神”
( 重估价值，摆脱庸俗，成为自己的主人) 再到“神
圣的超越”( 精神世界失而复得，创造出自我的新
世界) 这一过程。这决定了“超人”在通向永恒的
路注定要承受远大于碌碌众生的负担。他们会被
孤立，会饱受质疑，却也正因执着于此，“超人”得
以超凡脱俗，从而掌握所有“意义”和“价值”的主
体控制权，这也可被视作一种悲剧的伟大。
三、“凤凰”与“超人”
在初步了解郭沫若早期创作同尼采学说之渊
源，以及基本把握“超人”主要特征后，我们便可以
此为基础综合分析尼采超人哲学与郭沫若代表新
诗《凤凰涅槃》的相关交互。总体而言，“超人”典
型特点在诗中的“凤凰”形象上均有相似投射，但
也存在一些细微差异之处，现具体分析如下。
( 一) “凤凰”之“超人”审美投射
《凤凰涅槃》以凤凰集香木自焚，于灰烬中涅
槃重生的故事为抒写对象，成诗于 1920 年 1 月 20
日。此时正值五四运动如火如荼开展，诗人创作
热情高涨之时。其自称本诗是在惠特曼诗歌和瓦
格纳歌剧的影响下，灵感迸发突然而作，似乎诗意
所至与尼采并无直接相关。然而，只要稍加分析
便可发现，不论是惠特曼之“喷火的方式”还是瓦
格纳的“歌剧反复”，对《凤凰涅槃》的影响都是就
写作技法层面而言，作用不外乎“诗歌的音乐化”
等［4］，而真正体现《凤凰涅槃》深刻意义和文学价
值的“凤凰”形象，却鲜明地具有强力、超脱、批判
等富于时代意义与生命张力的特征，这正是尼采
思想尤其是超人哲学内涵所在。“凤凰”与“超
人”的思想性交互是深刻，而形象特征对应则是具
体的。
从题目和选材上而言，“凤凰涅槃”这一词语
所代表的的义群本身就是尼采超人哲学思想的一
个良好“例证”。同现今易产生的诸多误解有别，
“凤凰涅槃”其实并非中国古代传说，亦非佛典公
案，在东方的古典神化、文学典籍中几乎从来就没
有神鸟从火中重生的故事。倒是古罗马古埃及的
一些类似传说里有浴火重生的说法。中国神鸟
“凤凰”和佛教意涵“涅槃”是在郭沫若的笔下才
有了真正结合，且融合进了西方不死鸟( Phoenix)
的诸多属性。因此，可以说《凤凰涅槃》里的“凤
凰”是集合而特设的“凤凰”，亦是“郭沫若”式的
“凤凰”，它既有“凤凰”的高贵杰出，亦有“涅槃”
的超越顿悟，还有“Phoenix”的向死而生，而这些都
是“超人”的典型特征。尼采的超人哲学由此被凝
练在这个题目里，并长久地流传下来。有意也好
巧合也罢，其实都有着远比作者主观存在更深层
次的因素，是时代思潮下“集体无意识”流露之使
然。
在诗的前言中，作者以“东方古国有神鸟名菲
尼克斯”“满五百岁后，集香木自焚”“按此鸟殆即
中国所谓凤凰”等叙述和背景介绍，强化了其天马
行空的融合与创设，将“凤凰”“涅槃”“菲尼克斯”
这三者更为紧密地结合在诗歌的语义架构中，也
再次投射出了超越、杰出等尼采“超人”特征。值
得注意的是，郭沫若在前言中还强调了凤凰雌雄
有别，特意引用《广雅》展现了两者的不同叫声，言
意之中貌似要将凤和凰形象相互分离。但联系全
文来看，凤和凰的主要差异其实至多为性别色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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差异，且基本仅存在于文中的“凤歌”和“凰歌”部
分，其主要目的是为了创造和鸣完满诗歌的音乐
性，同时丰满“凤凰”形象的一体两面性，而非构建
出两个完全相异的形象。“凤”和“凰”的主观内
在与精神寄托高度一致且难以断分。因此，在接
下来的分析中，笔者将继续以“凤凰”为整体形象
进行探究，涉及到“凤”与“凰”细微之处将仅作提
及，毕竟这并非本文之重点。
就“序曲”来说，从“除夕将近的空中”一直到
“山上是寒风凛冽的冰天”，凤凰“哀哀”着“飞来
飞去”，虽基调低沉却更多是在陈述事实，形象不
甚明朗。反而是后几句里借“梧桐”、“醴泉”等物
像典故或茫茫大海、莽莽平原、寒风凛冽等自然景
致描绘出的一幅凄凉环境，从侧面渲染了其悲剧
色彩。“天色昏黄了”开始，叙述节奏明显加快，营
造出了紧张之感，“倦了”和“死期近了”直写凤凰
之悲，也暗有一丝孤独的色彩。“凤啄香木”“凰扇
火星”以及烟火的细节之后，恰到好处紧跟之“又
啄”“又扇”辅以烟火弥散将悲剧由悲哀推向悲壮。
随后的“夜色已深了”至“凰又唱”几句，则是上述
叙事进程的再一次推进和情感演化的进一步增
强，属于铺排技巧的运用。序章的最后两行叙述
天外凡鸟前来观葬，一个“凡”字极为凝练地反衬
出凤凰之优秀，而观葬这一行为本身，则暗示出凡
鸟的庸碌，体现出凤凰之不被理解与孤傲。故而
从整体上看，“序曲”作为凤凰涅槃的时地情景交
代，短短数句已定下全诗的悲壮基调。“序曲”中
的凤凰执着、孤独而悲壮，映射出的正是“超人”不
流尘俗，优秀孤傲和勇敢坚韧，向死而生的形象。
“凤歌”和“凰歌”是全诗议论性语句最为集
中之所在，也是叙述人称转变后，诗歌的冲突与矛
盾之发端。这一部分的凤凰形象在凤和凰各具性
别特色的第一人称抒写中融合而成。“凤歌”以凤
之声开端，继而开始对宇宙的判断与发问。从“茫
茫的宇宙，冷酷如铁”一直到“你到底是个无生命
的机械?”，看似只是体现出诗人在新文化运动科
学思想影响下对世界的思考，与“超人”特质投射
并无交集。但这种发问本身其实正是超越宇宙，
包含批判精神之行为，其逼问宇宙中展现着反叛
的悲壮和怀疑一切的执着。其后昂头问天“天徒
矜高，莫有点儿知识”，低头问地“地已经死了，莫
有点儿呼吸”，极言对天地的蔑视，是对天地的超
越。这种判天地死刑的惊世骇俗，是诗人反传统
思想特征的明证。而紧跟着对“阴秽世界”和“屠
场”“囚牢”“坟墓”“地狱”的宇宙之诅咒，更加强
了语势，由“拷问”之间接怀疑转换为“控诉”之直
接批判。文本之外，除了作者对时局黑暗的否定
之声外，也是“超人”反抗传统道德中心标准的体
现，为后文凤凰更生，价值重估做了铺垫。“我们
飞向西方”至“只好学着海洋哀哭”，是前文炽烈反
抗后的舒缓，在悲剧的绝望中，写出了凤凰形象
“向往光明，扎根黑暗”。相比“凤歌”，“凰歌”开
头承接的即是这种沉郁悲怆的情感，少了几分激
越，多了些许哀叹。五百年来的“眼泪”“污浊”
“情炎”“羞辱”，还有“大海里的孤舟”和“黑夜里
的酣梦”一样的浮生，都是对自身命运的感慨，“有
什么意思”“只剩死尸”的反问更是在批判自我的
存在。凤和凰的性别差异也在此有了最大的分
异，即一个侧重外向叩问，一个侧重内化反思。两
者互为“凤凰”形象批判性的一体两面，合二为一，
恰是“超人”精神的完满写照———超越一切的前
提，正在于超越自身，“超人”首先是自我超越之
人。“我们年青时候的新鲜哪儿去了?”起，凤凰由
思想上的超脱加快向行为上的涅槃转化，对黑暗
旧社会的彻底埋葬和争取祖国自由解放之高潮即
将来临。“超人”特征在此部分凤凰形象中的“超
越一切，藐视一切”和“勇敢坚韧，向死而生”投射
也达到临界值，即将迎来质上的进化与更生。
“凤凰同歌”是全诗真正的高潮所在，也是全
诗“破”之极点和反抗、批判精神的高度集中。“火
光熊熊了 /香气蓬蓬了 /时期已到了 /死期已到了 /
身外的 一 切 /身 内 的 一 切 /一 切 的 一 切 /请 了 /请
了”，寥寥不过数语，却凝聚着前文所铺垫的所有
牺牲与毁灭之情感，是全诗情节和思想的高潮。
在这一段中，诗人不仅与凤凰形象“物我合一”，更
在自我牺牲中超越一切，与天地宇宙相合。［5］其中
固然有“泛神论”思想的影响，却也是“超人”批判
特征和向死而生情怀最为鲜明的投射，是“超人”
情感最猛烈之宣泄。凤凰在自我毁灭中走向新的
篇章，预示着对旧制度旧道德的彻底否认和即将
到来的新征程，某种意义上，这也是中国文学文化
新旧交替的伟大涅槃，是中国社会革兴与近现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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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迁中最为绚烂的更生。
“群鸟歌”是《凤凰涅槃》中极富特色的一个
部分，亦是诗人高超创作技巧的写照。反讽和反
衬手法下，岩鹰、孔雀、鸱枭、家鸽、鹦鹉、白鹤形象
从外强中干、金玉其外、贪婪短视、麻木驯良、坐而
论道、扭捏作态这六个方面批判了流俗的不同维
度，所指对象不仅有黑暗现实下的统治者，也包括
在此间浑噩无为的庸众，这也正是超人哲学中作
为“超人”对立面而存在的碌碌众生。群鸟的另一
端，是警醒而先进的凤凰，它因执着而被孤立，因
优秀而孤傲。“寄意寒星荃不察，我以我血荐轩
辕”，这是“超人”不流尘俗，优秀孤傲特征的反向
投射，也是革命之浪漫对现实之“理性”的嘲讽与
批判。
“凤凰更生歌”分为“鸡鸣”和“凤凰和鸣”两
部分。诗歌的感情基调、思想主旨乃至文学风格
在此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如同凤凰之更生。“鸡
鸣”是“凤凰和鸣”前较为舒缓的铺垫，也是对“超
人”向死而生，从苦难中得到超脱这一伟大转变投
射于凤凰之“涅槃”的先导性叙说。诗人以“昕
潮”“春潮”“生潮”一改前诗之沉郁悲怆，而使诗
歌瞬间充满生命力与活力，而将凤凰和“光明”、
“宇宙”并列，则体现出了凤凰经历自我牺牲后价
值重构，“物我同一”之伟大，亦为“超人”为万物
立法特征的体现。“凤凰和鸣”承接这种情感基
调，在明媚的行文中由第三人称切换为第一人称，
观点重回内聚焦，集中在凤凰的视角呈现其更生
之形象。“一切的一”“一的一切”掷地有声，以口
号式呼唤点明凤凰与万物共新生，并与后文“我便
是你 /你便是我 /火便是凰 /凤便是火”相映衬。以
此开始的四部分诗段借鉴了中国古典诗歌回环复
沓的特色，也是诗人自述瓦格纳式“歌剧”手法的
体现，目的在于营造出一派无比欢乐和富有生机
的气氛。这种充满狂欢和张力的“酒神精神”，是
超越万物，向死而生的“超人”之“乐观自由，豁达
真诚”无限生命力的自然流露。此时的凤凰，恰如
尼采描述“超人”经历“骆驼”“狮子”之后达成的
“婴孩”状态，又如查拉图斯特拉口中之“太阳”，
它们由此复生，“鲜美异常，不再死”，诗歌也在这
种真诚的自由中迎来第二个高潮，于高潮中结束，
却又走向永恒。
综上所述，可以看出，尼采超人哲学中“超人”
诸要素在《凤凰涅槃》中凤凰形象上均有较清晰的
投射。诗歌的每一部分都或多或少为表现这些投
射而发声，但需要注意的是，这些投射并非一一对
应，更多是同时进行，凤凰形象也正是在这种同时
进行的投射中避免了模式化，因而更加丰满。尽
管如此，我们依然难以判断诗中哪些“凤凰”与“超
人”的交互是作者有意为之，哪些是时代思潮或其
主观内在的无意流露。按照分析心理学的观点，
我们不妨将其视为多因素合力的结果: 正是诗人
个人生命体验、尼采生命体验与人类生命经验的
高度融合，激发了其由个人意识到尼采哲学意识
再到种族( 集体) 无意识的记忆，于是在创作的“迷
狂”中借上古神话的原型表达了一种宇宙意识和
世界性主题，以生命狂欢之盛典，表达出毁灭与创
造的人类共有之原型主旨。《凤凰涅槃》充分表达
出的作者彻底破坏旧事物，创造现世光明的进步
社会理想，是反帝反封建当之无愧的战歌，亦是新
文学时代一面无比光辉的旗帜。
( 二) “凤凰”与“超人”之别
尽管如前文所述，尼采“超人”学说的主要特
征基本清晰地投射到了《凤凰涅槃》的凤凰形象
上，但投射毕竟不是反射重合，二者的关联存在相
异乃至相斥之处，主要包括以下两方面内容:
1.“凤凰”较“超人”所涵盖的范畴更为狭窄，
思想性和判断性上亦不及其深痛与武断。“凤凰”
指涉的是社会思想上的批判、超然与新生，至多扩
展到现代化国民性与国家民族进步的意涵。而尼
采超人哲学所提倡的是整个人类的进化，他的“超
人”所描绘的是世界范围内人类文明的高阶推演
状态，是社会意义上的判断及目标，而非理想之文
学意象，其中充斥着残酷和极端。“凤凰”毕竟是
朦胧发展中现代中国文学的一个新生意象，相比
之下温和许多，承载不了如此凌烈的“企盼”。
2.“凤凰”在不流尘俗，孤傲超然时，并没有同
“庸众”完全割断联系。“凤凰涅槃”更生的目的
也绝不是抛弃群鸟，反而有更好地引领造福群鸟
之意象所指。这与“超人”的绝情与冷酷，及其极
强的统摄感有天然之区别。究其原因，可能与尼
采反叛资本主义时代理性之举，同中国新民主主
义革命时期先进知识分子对国家民族命运的自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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担当和与人民群众的天然联系，具有本质上的区
别有关。
由此可知，上述差异根源于郭沫若和尼采思
想的内在性深层差异，这一差异是由不同的时空
背景所决定的，且在一定程度上预示了郭沫若日
后对尼采思想之离弃。“凤凰”和“超人”，尽管存
在诸多内涵上的交互，但终究是不同时地条件下
历史的产物，承担有各自意义非凡的文学文化使
命，需要审慎把握，适度区分。
四、《凤凰涅槃》与新文学
郭沫若在向读者阐释《凤凰涅槃》创作动因时
说:“五四以后的中国，在我的心目中就像一位葱
俊的有进取气象的姑娘，她简直就和我的爱人一
样，我的那篇《凤凰涅架》，便是象征着中国的再
生。”“即同时也是我自己的再生。”［6］以此推广，我
们可以将这一再生同样理解为中国文学和文学家
在二十世纪初新旧之交某种程度上的再生。然
而，结合前文所述分析，不难发现，这一再生事实
上并非机体自然而然的新陈代谢，而是一个多因
素合力发挥作用，相对而言杂糅了异质的突变过
程。
从横向上看，以郭沫若为例，其在创作《凤凰
涅槃》时，融合了东西方故事，借鉴了惠特曼诗歌
和瓦格纳音乐艺术表达手法，更深受包括泛神论
在内的欧洲唯心主义流派影响，文学形象与尼采
超人哲学有着深刻的内在一致，这种多文化的相
交相会状况在早期的中国现代文学中是异常普遍
的，可以说历时的西方文学文化在这一时期对中
国文学产生了共时的影响。
而在纵向上，郭沫若创作中的“影子”从泰戈
尔、歌德到尼采、惠特曼以至最后转向马克思主义
文学创作，前后总共也不过三四年光景，文学指导
思想和价值观的变化不可不谓频繁，其他作家亦
是这般，整个中国文学一直在尝试中借助大部分
外来，少部分原生之意识形态革兴与前行。纵然，
每个社群的文学文化都存在同质层面上的变迁与
异质层面上的吸收，但如此剧烈与迅捷，恐怕也只
有在二十世纪初，位于东西方文化交汇最激烈前
沿，新旧更替无比迫切的中国，才可见一二。因
此，这也这启示我们在研究相关中国现代文学问
题时，必须时刻持有多元视野与动态意识，深刻把
握每一创作背后的不同历史与地理条件，谨慎推
定作者的主客观方面，全貌而完整地还原情景，切
忌妄加臆断。
五、小结
《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中，尼采以“上帝死
了”“我 是 太 阳”向 僵 化 的 资 本 主 义 理 性 宣 战。
《凤凰涅槃》里，郭沫若则以“火光熊熊”“凤凰更
生”决裂旧时代迎接新变革。尽管时地有别甚至
尚存争议，但精神追求中的联结还是让两个战斗
的声音汇集在一起，哪怕短暂，却足以迸发出如此
伟大的美好。尼采“超人”特征投射下的“凤凰”
形象，鲜亮而绚烂，在那个时代闪耀着难以估量的
醒世之光，也为我们留下不尽的启示与思考。这
其实更是文明间的共性之光，是人类心灵深处所
有积极因素汇聚的方向。超人进化，凤凰更生，本
质上，都是文学和思想的永恒。
参考文献
［1］袁荻涌 . 郭沫若与尼采［J］. 郭沫若学刊，1996( 2) .
［2］孙周兴 . 形而上学的尼采［J］. 读书，2003( 2) .
［3］王庆民 . 浅议尼采“超人哲学”［J］. 社科纵横( 新理论
版) ，2008( 4) .
［4］彭耀春 . 郭沫若《凤凰涅槃》与莎士比亚《凤凰和斑
鸠》［J］. 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05( 4) .
［5］刘悦坦 . 郭沫若文学创作与史学研究的“关键词”———
重新解读《凤凰涅槃》［J］. 东岳论丛，2015，36( 4) .
［6］郭沫若 . 我的作诗的经过［A］. 郭沫若全集文学编第
16 卷·集外［M］. 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1989.
［责任编辑: 魏净］
66
第 36 卷 攀枝花学院学报 第 3 期
Tentative Analysis on the Project of Phoenix’s Characteristic
of bermensch in Phoenix Nirvana
ZHOU Lu，WEN Jikai
( Panzhihua University，Panzhihua 617000，Sichuan; Xiamen University，Xiamen 361005，Fujian)
Abstract: As one of the banner men in May Fourth the New Culture Movement，Guo Moruo was a practitioner，
liberator of new literature in the early 1920s，and also a taker and disseminator of new ideas. In addition to the
passion and enterprising spirit，his early works were influenced by the popular pop culture at that time as well.
Nietzsche philosophy has taken an important part of his works. When the time that Nietzsche thought is popular，
Guo Moruo not only studied and tried to translate his works，but also created a large number of romantic and
profound new poems under the influence of Nietzsche’s bermensch ( means superman) philosophy. Phoenix
Nirvana is a typical representative in these poems. The self － sacrifice and reborn of the“phoenix”，the
bermensch”criticism，tenacity，loneliness and other characteristics have deep internal consistency. Using text
perusal as a means in analyzing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two subjects helps to further understand Phoenix
Nirvana，and to deepen Guo Moruo’s early thoughts and new poetry transformation，and even the development
of modern Chinese literature.
Keywords: Nietzsche; bermensch philosophy; Guo Moruo; Phoenix Nirva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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